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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核心理念


———基于“情感地缘政治”和“国际理解教育”的重新分析

胡范铸１　　刘毓民２　　胡玉华３

（１．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
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５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２．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１；３．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

　　摘　要：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或曰“汉语能力获得”，或曰“交际能力建构”，或曰“经济利
益实现”，或曰“中国文化传播”，种种认识，似乎都有价值。不过，由此也带来诸如“如何处理这些目标

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目标之上是否还有更为重要的目标？”“贯串这些目标之中的核心又是什么？”等

一连串问题。应该说，汉语国际教育不但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播，不应该只

是希望由此拓展中国经济实力或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地位。汉语国际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能

力训练而展开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它应该是造就国际社会情

感沟通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目标；国际理解教育；情感共同体；情感地缘政治

　　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汉语教学界最权威、最常见的认识就是：“汉语能力获得”和“中
国文化传播”。可是，如果面对一个明确的恐怖分子，任何有良知的汉语教师无疑都不会愿意帮助其

“获得汉语能力”；而如果一味强调“中国文化传播”，我们也已经遇到了目标传播国家越来越强烈的

“文化侵略”的怀疑。教育的根本目标一定是建立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识基础上的，由此而言，显

然“汉语能力获得”和“中国文化传播”尽管都是汉语国际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都不可能成为“根本

目标”，那么，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到底是什么？

一　汉语国际教育目标的既有认识及问题

随着汉语国际教育的迅速展开，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迄今为止，已有

的讨论似乎都集中在“怎么做”上，对于“为什么做”亦即“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却还是缺乏应

有的讨论。功能决定结构，目的决定过程。我们以为，在分析汉语国际教育应该“怎么做”前，首先就应

该思考“为什么做”，也就是分析：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尤其是要分析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

标是什么？

在汉语国际教育界，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最典型的认识就是“能力的获得”，如业内影响最大

的一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就反复强调：“对外汉语教学顾名思义就是语言教学，是对外国人进行的以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衡量对外汉语教学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学习者是否掌握了汉语这一交

际工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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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新疆“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基地”研究项目（０４０７１２Ｂ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刘繤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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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同样是能力获得，有人强调的是“语言能力获得”，也有人强调的是“交际能力获得”，在这个

问题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个阶段，从５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后期，基本上是以培养汉语的
听、说、读、写语言技能为教学目的；第二个阶段，从７０年代末到现在，提出并确立了培养汉语交际能力
的教学目的”。①

不过，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并不限于“培养外国人的汉语交际

能力”，而是还要“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是在孔子学院的设立宗旨中，对此表达得最为明确：“（孔子学

院是）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平台———无疑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②———尽管

从大多数汉语国际教育学者的实际做法来看，还是只将其作为一种外国人汉语“语言能力获得”的

过程。

如果说在国家汉办的指导思想中，孔子学院既是“推广汉语教学”的平台，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

平台，那么，与此相类，在国际关系学界，更多的是直接把汉语国际教育看作是一种“文化外交”。所谓

“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经济外交、政治外交之外的重要补充，是依靠文化手段来开展国际间的公共活

动，达成对外战略意图的过程。孔子学院便被认为就是这样一个语言文化外交的推广机构。③

也有人指出汉语国际教育蕴涵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是当今经济

的发展趋势，但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总是阻碍中国正常地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因语言文化的障碍

产生的交易成本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而汉语的国际推广正可降低这种交易成本。④

当然，更有人认为汉语国际教育的一个目的就是“重建汉字文化圈”，甚至是“扩大汉字文化圈”。

由此，我们便碰到一系列的问题：

———“语言获得”、“交际能力获得”、“文化传播”、“文化外交”、“经济利益实现”、“汉字文化圈建

设”等等目标并不完全一致，那么，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我们可能要求世界都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吗？或者说，如果我们高扬传

播价值观的旗帜，是否合适，是否会遭遇激烈的反弹？

———由此，汉语国际教育根本目标定义为“培养汉语交际能力”或“传播中国文化”是否准确？到

底应该如何定义？

二　 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的重新界定

我们认为：第一，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不是单一的，也不应该是杂乱的，而应该是一个有序的分层

的系统；第二，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既不是汉语交际能力的获得，也不只是中国文化的传播。

前述的几乎每一种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基本上都是值得考虑的。由此带

来的问题就是：其一，除了这些目标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目标？其二，这些目标的关系应该如何建构？

我们以为，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五项：汉语能力获得、交际能力建构、经济利益

实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外社会互动。

汉语国际教育的最直接目标自然是受教育者的“汉语能力获得”。不过，如果需要更进一步思考的

话，那么，我们对此需要研究的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如何才能“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得汉语能力。由此

基础进一步考虑，就是“交际能力建构”，汉语国际教育不但应该使受教育者能够“听说读写”汉语，并

且更应该具有与中国人交际的实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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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棠：《对外汉语教学————目的、原则、方法》，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页。
《新华网访谈实录———孔子学院的教与学：许琳“谈中华文化走出去”》，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ｎｂａｎ．ｅｄｕ．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ｃｏｎ

ｔｅｎｔ＿３７８５５５．ｈｔｍ。
戴蓉：《孔子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化外交》，复旦大学学位论文，２００８年。
宁继鸣：《从交易成本角度看语言国际推广对全球化经济合作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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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经济利益实现”同样是一个重要内容。语言除了作为获取信息、交流信息的工

具和媒介外，还具有经济学的属性，即价值（Ｖａｌｕｅ）和效用（Ｕｔｉｌｉｔｙ）、费用（Ｃｏｓｔ）和效益（Ｂｅｎｅｆｉｔ）等。
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商品和劳务输送需要通过语言传达，技术的分享更需要

语言的交流。尤其是在２１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强调的就是信息化，所谓信息化就是利用电脑和网
络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储存、交换和检索的过程，其中的基本元素也是语言与文字；信息化的过程也

就是语言文字应用的过程。就学习者个人而言，汉语的学习过程也就是“个人语言资本”的增值过程。

受教育者通常通过语言这一工具可学会其它知识和技能来服务于雇主和社会；因此，语言像是其他工

作技能一样成为一种由市场来决定其价值的服务。就教育方而言，语言既可能产生为满足人们提高语

言能力的要求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更存在“由于语言而推动的经济利益，也就是

有效促进国际之间贸易交流”①。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语言的经济利益获得问题上，汉语还远没有

英语那样的国际地位，因此也不可能简单采取英语式的传播模式。

与“经济利益实现”相比，“中国文化传播”是汉语国际教育更为重要而困难的一个任务。衡量一

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除了物质性的硬实力以外，还包括非物质性的软实力。西方战略学者克莱因曾经

提出这样一个公式：国家力量＝硬实力［（人口＋领土）＋经济实力＋军事能力］×软实力。文化是软
实力的核心。所谓“语言文化外交”即是以语言推广为手段，对外传播该国的语言及文化；透过教育、文

化的交流，提升国家形象，建立彼此友谊，达成文化外交的目的。德国的歌德学院、英国的文化委员会、

西班牙的赛万提斯学院、法语联盟和我国的孔子学院无不如此。在文化外交的实践中，孔子学院不但

成为本国与所在地人民交流的海外文化窗口，传授汉语，为中外人士提供民间多方位交流的平台；同时

也成为我国海外的“公共关系部门”，不断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

只是，正如我们很难接受某外国机构向我们宣称“我们要向你们传播美国文化”、“我们要你们接受

英国的价值观”一样，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站在汉语传播的目标国家社会的立场上，强调汉语国际教

育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也是不合适的。其实，我们已经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目标传播国家每每并不

认同我们“传播中国文化”的目标，甚至还有的将“传播中国文化”曲解为“中国文化侵略”。尤其是随

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国际地位的重新调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疑虑也越来越强烈，“中国威

胁论”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响应。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提出“重建汉字文化圈”的口号更是不

适宜的，不但不切合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也非常容易招致他国的反感。

教育的根本目标一定是建立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识基础上的，由此可见，无论是“汉语能力获

得”、“交际能力建构”，还是“经济利益实现”、“中国文化传播”都无法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

那么，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或最高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以为，应该是“中外社会互动”，是促进目

的语社会（中国社会）与学习者母语社会的“社会互动”。

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就是“共享文化的人的交流”②。由此而言，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一般性意

义上的人的思维工具、交际工具，更是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这也就是说，第一，没有语言，没有交

流，就没有人类社会；第二，这种交流，最重要的是文化的交流；第三，文化交流的基本目的是实现文化

的共享，亦即“人与人的互动”社会与社会的互动。

在“汉语能力获得”和“中外社会互动”之间，我们需要“交际能力建构”，需要“经济利益实现”，需

要“中国文化传播”。但是，“中国文化的传播”并不一定自动实现“社会互动”。知道了“中国人见面为

什么问‘你吃过了吗？’”、“中国菜的特点是什么”，知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知道了中国人的生活

方式，知道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并不一定就能够理解中国人发展的目标、努力与目前还存在的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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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清智，黄勇昌：《对语言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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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这些问题建立一种“将心比心”的“理解”与“同情”的态度———而后者无疑是更为重要的。

由此而论，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也许可以定义为五个层次：

　　在“汉语能力获得—交际能力建构—经济利益实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外社会互动”的过程中，
“汉语能力获得”只是一个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根本目标应该还是“中外社会互动”。这才是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可以达成真正共识的汉语国际教育目标，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明确宣传的汉语国际教育

目标。

可惜，已有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几乎都忽视了这一点。

三　汉语国际教育目标体系的核心

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目标体系，那么，在“汉语能力获得—交际能力建构—经济利

益实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外社会互动”这样一个目标体系中，应该以什么贯穿始终，而且不断强化？

这更是一个非常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以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体系的核心应该就是“情感沟通”。

汉语国际教育可能使学习者获得汉语能力，却几乎不可能使其获得与母语一样的能力；汉语国际

教育可能使学习者获得与中国人交际的能力，却几乎不可能使其获得与母语社会中一样的交际能力；

汉语国际教育可能使学习者获得经济利益，却几乎不可能使所有的学习者都获得与母语等同的语言资

本，更不可能在经济利益上不与中国冲突，中外经济利益不可能处处一致；汉语国际教育可能使学习者

了解中国文化，却几乎不可能使其像了解其母语文化一样深刻，更不可能指望构建文化与价值观的一

致性。那么，中外社会互动最重要的基础和最理想的境界是什么？我们以为，应该是“情感沟通”。

都说“地球是个村庄，世界是个家庭”，这真是一个极好的隐喻。即使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在一个大

家庭内部，要想消弭经济利益的冲突是不可能的，要想消弭价值观的差异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家庭之所

以能够不解体，最可能也是最需要的、最有价值的就是情感的沟通和共鸣，是“情感共同体”的构建。

所谓“沟通”，原意是“开沟而使两水相通”，后来用来指人与人彼此的关系相通。沟通不仅需要以

信息交流为基础，更需要以情感互动为内核。美国传播学家唐·库什曼等指出：“当代沟通的问题，实

质上是如何保证怀有分歧观点，但又需要相互依赖的人们在解决共同问题时达成合作。”①在汉语国际

教育的目标体系中，“情感沟通”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情感沟通”是国际教育的目标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分；

第二，“情感沟通”是国际教育的目标体系中贯穿各层次的成分；

第三，“情感沟通”是国际教育的目标体系中越来越应该得到发展和强化的成分。

就“汉语能力获得”而言，“传播效果阶梯模式”（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提出：传播是一种包含“获知→认识→喜欢→偏爱→相信→购买”六个步骤的，这六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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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唐·库什曼、杜·卡恩：《人际沟通论》，宋晓亮译，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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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又可归纳为三个范畴：认知、感情、意愿。①其中，“获知”和“认识”属于认知（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范畴，关乎我
们对事物的认识，在汉语国际教育上，就是如何吸引他国人民关注汉语学习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与政

治价值；使原本毫无概念的人开始注意汉语学习的重要；“喜欢”和“偏爱”属于感情范畴，关乎我们对

事物的态度，在汉语国际教育上，就是如何使这些已经注意汉语学习重要性的人，开始对汉语学习产生

兴趣；“相信”和“购买”则属意愿范畴，关乎我们对事物产生的行动。在汉语国际教育上，就是如何使

这些已经对汉语产生学习兴趣的人付诸行动，开始学习汉语，还要使已经在学习的人变得乐于学习，更

要把已经乐于学习的人变成汉语的自愿推广者。

就“交际能力建构”而言，任何有经验的观察者都会发现语言学习最好的方式也许不是到学校去，

而是与目的语社会的异性恋爱：感情是语言学习、语言交际能力构建最好的推动力，而语言的学习、语

言交际能力的构建又是感情深化最好的粘结剂。

就“经济利益实现”而言，越是具有感情，才越容易形成利益共享机制；而利益越是共享，感情也就

越是牢固。

就“中国文化传播”而言，越是有感情，就越容易接受与此相关的文化；越是具有文化的了解，越容

易变成“同情”的了解。

就“中外社会互动”而言，越是有感情，就越容易互动。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

不但不再是只被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差别所分割，也不再是只被国家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别这条界限所

分割，而是更多地表现出“隋感的冲突”的特征，而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突出的障碍就是如何克服“情

感的冲突”。由此，最近，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伊西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命题：“情感地缘政治学”。

他指出：“９·１１”事件之后，欧美对于伊斯兰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恐惧”情感———害怕被袭击，害
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优势被摧毁；伊斯兰世界面对西方则产生越来越深刻的“羞辱”情感———觉得自己

的权利和资源不断被剥夺而又无法反抗；金砖国家则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希望”情感———觉得自己的明

天会比今天好，凡此种种，情感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我们生存的这个互相依存、融合一体的世界，真

是太难以掌握和理解了。这既是数量问题也是质量问题：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数量，如此广

泛的分布，而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环境等方面又如此不同。人们很容易无视这种复杂性的存在。因

此，激进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将世界的复杂性减低，甚至只剩下口号、标语和僵

硬的指令。”“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情感是最能让人确信的。……出于这个原因，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

感，就变得越发重要了。其他人会日益成为我们多文化社会的一个部分。这个世界的情感边界变得与

地理世界一样重要。而且两者不能够进行机械对比。随着时间的流逝，情感地图将变得合理合法而且

必要，就像地理上的地图一样。”②莫伊西的这些话正是“情感”对于“国际社会互动”关系的最好说明。

９４１

①
②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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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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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进一步说，汉语国际教育不应该只是看做是“在国际上开展”的“汉语教育”———核心是向国外
传播“汉语”以及附着于其中的中国文化；更应该看作是“运用汉语进行”的“国际教育”。

所谓“国际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１９５２年就已规定：就是“解释人类文化差异性的原因；说
明人类文明来自于各个民族共同的贡献；证明人类进步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强调各个民族都负有合

作的责任；指出国际协议的履行需要人类共同的意志；倡导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达至世界大同的必经之

路；培养年轻一代的和平文化意识；培育年轻一代的国际理解与合作精神。”１９７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进一步制定了国际教育的指导原则：“多层次的全球视野，尊重所有的民族与文化，意识到人类间不断

加深的相互依赖性，沟通能力，意识到人类的权利和责任，国际团结与合作，个人对解决社会、国家和世

界所面临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①

这里，在注重民族性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民族际性”，即“那种使不同民族之间互相理解成为可能

的前提性的东西”，以增进对和我们不同的人的价值观、观点和生活方式的理解，由此而达成“国际理解

教育”的境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国际理解教育是以“国际理解”为理念而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的总称。其

目的就是：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区域、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与

相互宽容；加强他们之间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促使“将事实

上的相互依赖变成为有意识的团结互助，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教育应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

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②

据此，国际文凭（大学预科）教育的目标就非常明确地定位为培养“独立判断的思想者、终身不渝的

学习者、世界事务的参与者”。③这就不仅需要让学生掌握与目的语和母语文化相关的基础性和事实性

知识，而且还需要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理解意识，让学生获得立足全球的开阔眼界和胸怀，改变

学生的局部思维和行动方式，培养一种世界公民意识。

汉语国际教育其实正是一种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造就国际社会互动的重要力量。汉

语国际教育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更不能是仅仅希望拓展中国经济实力或是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地位

那么粗浅。

综而言之，汉语国际教育不应该只是构建一种“知识共同体”，也几乎不可能构建“价值共同体”，

应该也可能做的就是构建一种“情感共同体”，也就是一方面让世人注意到中国的文明和美好，另一方

面要让世人理解中国现阶段许多力有未逮的诸多困难，由此，在促进全球大多数的民众“建设性接触”

的基础上实现多元文化主义，发自内心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与中国相关的事物”，

让中国在这个地球村中成为一户受欢迎的居民。④

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的纲领制定、教师培训、教材编写、考试评价乃至教学管理都应该自觉而充分

地注意这一点。

（责任编辑　刘晓虹　实习编辑　张虹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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